
 

十三 

  前面有一个村落，全一色的青砖黑瓦，在河边，梯田和山岗下，错落有致。村前有一股

溪水，一块条石平平驾在溪流上。你于是又看见一条青石板路，印着深深的一道独轮车辙，

通向村里。你就又听见赤脚在石板上拍打的声音，留下潮湿的脚印引导你走进村里。又是一

条小巷，像你儿时见过的模样，留在青石板上的泥水子断断续续。你居然发现这一块块石板

的缝隙下也汩汩流着溪水，从石板路下穿村而过。家家门口，都掀起一块石板，可以用水，

可以刷洗，粼粼的波纹上也还有碎青菜叶子飘过，也还可以听见大门后院子里鸡吸食争斗格

格在扑打。村巷里见不到一个人影，没有孩子，也没有狗，好一个清幽的所在。屋角上射来

的阳光照光一面抹了石灰的封火墙，十分耀眼，巷子里却很阴凉。一家的门楣上晃着一面镜

片，镜片周围画的八卦。你站到门檐下，便发现这避邪的八卦镜正冲着封火墙的跳角，把对

面挑来的晦气再反射回去。可你从这里取景拍照的话，那明亮的阳光中泛黄的封火墙同巷子

里灰蓝的阴影和路上青灰的石板，不同色调的这种对比视觉上只令人愉悦，会造成一种宁静，

还有那飞檐上断残的瓦片，砖墙上的裂缝，又唤起一种乡愁。或者换一个角度，拍这边的人

家的大门，八卦镜片上的反光和被小孩子们的屁股蹭得光亮的石头门槛，在照片中都可以拍

得真真切切，而这两家世世代代的冤仇却找不到一点痕迹。 

 你讲的都是野蛮可怕的故事，我不要听，她听。 

 那你要听什么? 

 讲些美的人和美的事。 

 讲朱花婆? 

 我不要听巫婆。 

 朱花婆不同于巫婆，巫婆都是些又老又恶的老太婆，朱花婆却是漂亮的少妇。像那二大爷

的土匪婆?我不要听那种凶残的故事。 

 朱花婆可是又妖娆又善良。 

 出了村口。沿溪涧而上，巨大的石头被山水冲得浑圆光滑。 

 她穿着皮鞋在这潮湿的长着苔藓的石头上走，你说她注定走不远，她便让你拉住她的手。 

你提醒过她，可脚下还是一滑。你就手把她搂进怀里，说你并非是故意，可她说你坏，蹙着

眉头，嘴角却挂着笑容，抿住的嘴唇棚得很紧，你止不住去吻，她双唇即刻松驰了，绵软得

又让你吃惊。你享受着她温香的气息，说是山里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诱惑着你，而你又

受了诱惑。她于是就靠在你的怀里，闭上眼睛。 

 你说呀。 

 说什么? 

 说朱花婆? 

 她专门引诱男人，在山里，山险道上，突然一个拐弯处，往往在山岭的凉亭里…… 

 你见到过? 



 当然见到过? 

 当然见过，她就端坐在凉亭的石凳上，凉亭建造在山道当中，山道从凉亭里两条石凳中穿

过。你只要走这山道，没法不经过她身边。一位年纪轻轻的山里的女人，穿着件浅蓝的竹布

褂子，腰间肋下都布锁的纽扣，领子和袖口滚的白边，扎了一块蜡染的头巾，扎法也十分仔

细，你不由得放慢脚步，在她对面的石凳上故意歇下。她若无其事扫你一眼，并不扭过头去，

抿着薄薄的艳红的嘴唇，那乌黑的眉眼也都用烧了的柳条描画过。她深知自己的魅力，毫不

掩饰，眼里闪烁着挑逗的目光，不好意思的往往竟是男人。你倒首先不安，起身要走，在这

前后无人的山隐道上，立刻被她迷了心窍。你自然知道这风流俊俏的朱花婆只能爱三分，敬

七分，只能想思，不敢造次。你说这都是石匠们告诉你的，你在他们山上采石的工棚里过夜，

同他们喝了一夜的酒，谈了一夜的女人。你说你不能带她去那种地方过夜，女人去了难保不

惹祸，这些石匠也只有朱花婆才能制伏。他们说是凡朱花婆都会点穴，手指上的功夫可是世

代相传，一双巧手专治男人治不了的疑难杂症，从小儿惊风到半身不遂，而婚丧喜事，男女

隐私，又都靠她们一张巧嘴调配排解。山里碰到这种野花只看得采不得。他们说，有一回，

三个后生拜把子兄弟，就是不信，山道上碰到了个朱花婆，起了邪念。哥儿三个还对付不了

一个女人?三人合计了一下，一哄而上，把这朱花婆硬拖到山洞里。她毕竟是个女人，拧不过

三个大小伙子，头两个干完事了，轮到这小老三。朱花婆便央求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你年纪还小，别跟他们造孽，听我的把我放了，我告诉你一个秘方，日后派得上用场，到时

候足够你正经娶个姑娘，好好过日子。小伙子将信将疑，人到底年轻，见女人弄成这样，倒

也动了恻隐之心，把她放过了。 

 你是冒犯了，还是也把她放了?她问。 

 你说你起走了，又止不住回头再看一眼，就看见了她那边面颊，一朵艳红的茶花插在鬓角，

她眉梢和唇角都闪亮了一下，像一道闪电，把个阴凉的山谷突然照亮，你心头火热，跟着跳

动了一下，立刻明白你碰到了一位朱花婆。她活生生端坐在那里，浅蓝的竹布褂子下耸起结

实的胸脯，手臂还挽着个竹篮，篮子上盖条崭新的花毛巾，脚上穿的也是双蓝布贴花的鞋，

分明得如同剪纸的窗花。 

 你过来呀!她向你招呼。 

 她坐在石头上，一手拎着她那高跟皮鞋，一只赤脚在滚圆的卵石上小心试探，清亮的溪水

里洁白的脚趾蠕动， 

 像几只肉虫子。你不明白事情是怎么开始的，你突然把她的头按倒在水边的野苍蒲上，她

挺直了身腰，你摸到了她脊背上胸罩的搭扣，解开了的浑圆的乳房在正午的阳光下白得透亮。

你看见那一颗粉红挺突的乳头，乳晕下细小的青筋都清清楚楚。她轻轻叫了一声，双脚滑进

水里。一只黑色的鸟儿，白的脚趾，你知道这鸟儿叫伯劳，就站在溪涧当中一块像乳房一样

浑圆灰褐色的岩石上，石头边缘映着溪水粼粼的闪光。你们都滑进水里，她直惋惜弄湿了裙

子，而不是她自己，润湿的眼睛像溪水中反映的阳光，闪闪烁烁。你终于捕捉住她，一头顽

强挣扎的小野兽在你怀里突然变得温顺，无声哭了起来。 

  这黑色的伯劳，白的脚趾，左顾右盼，频频翘起尾巴，一只蜡红的喙上下点动。你刚走



近，就起飞了，贴着溪流，在前面不远的一块岩石上停下，依然转过身来，再冲着你，点头

摆尾。逗你走近了再飞起，并不远去，依然在前面等你，咭……咭……细声尖叫。这黑色的

精灵，那就是她。 

  谁? 

  她的灵魂。 

  她又是谁? 

  你说她已经死了，那些杂种带她夜里到河里去游泳，都回来了，说是上岸以后才发现只

少了她。全是鬼话，可他们都这么说，还说可以验尸，不信尽管去找法医。她父母不同意，

忍受不了，女孩子死的时候刚十六周岁。而你当时比她还小，可你知道那全是预谋。你知道

他们不止一次约她夜里出去，把她堵在桥墩下，一个个从她身上蹭过去，再碰头交流经验 。

他们笑话你不吃不摸才是傻瓜。他们早就预谋，要得到她。你不只一次听见他们污龌的谈论，

都提到她的名字。你偷偷告诉过她，夜里当心不要跟他们出去。她也同你说过，她害怕他们。

可她又不敢拒绝，还是去了。她太胆小，你不也怕?你这个懦夫!就是这些杂种把她害了，又

不敢承认。可你也不敢揭发，多少年来，她在你心头，像个噩梦。她的冤魂不让你安宁，总

显现成各种模样，而她从桥墩下出来那一回模样，却总也不曾改变。她总在你面前，咭……

咭……这黑色的精灵，白趾红唇的伯劳。你拉住荆条，抓住石缝里一棵黄杨的根，从溪涧里

爬了上来。 

 这里有路，从这里上来，你说你你拄她的手，叫她用脚抵住石头。 

 她叫了一声。 

 怎么啦? 

 歪脚了。 

 穿这高跟鞋就没法爬山。 

 就没准备爬山。 

 可既然进山了，就准备吃苦吧。 


